
1 
 

01/10/2026 

    忘不了多姿多彩的学府生涯 

 忘不了的“南大情”，不会因为时间或各奔 

 西东而消失 

许庆轩 

 

第廿屆全球南大校友联欢晚宴于 2026 年七月十八日在古晋举行。

以物理系张泰卿同学，政治系林仲国校友为首的筹备委员会统筹

策划晚会，使大会有一个圆满完美的结束。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

鼓励的掌声。这是一次了不起跨时代值得赞赏与回忆的一件大事，

必须记录在案作为后辈的参考。 

几个重点： 

(一) 2026 年七月十八日，1269 人校友聚集中在猫城，历届人数

最多的一次，是这次聚会重点之一；  

(二) 政治人物参与主持开幕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，在历届校友集

会中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回。土著政治领导人物砂拉越总理阿邦

佐哈里亲自到场授教做出全民学中文讲华语的宣言；承认统考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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凭，拨款独中，引致台下掌声持续不断，如雷贯耳，响个不停。

他的想法做法，居然引起全场台下华校资深学者，各界精英的共

鸣，这是非常罕见的一幕，这是古晋集会重中之重； 

(三) 三十八辆长巴满载校友穿梭古晋市区的大街小巷，增添了城

市的热闹气氛，也是非常罕见的城市风光； 

 

 

 

 

 

三十八辆长巴 

(四) 组织严谨，独中同学们各司其职，尽忠职守，丝毫不乱，服

务周到，可圈可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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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王俊南教授论坛主题演讲，非常有激励性与说服力， “我命

由我不由天” 恰与南大自强不息，力争上游的校训指导互相吻合。 

 

 

 

 

 

王俊南教授，Dr. Liew Angila 博士，许庆轩 

 

说实话，从入学的那一天开始，同学们就力争上游，力求上进，

做好功课的准备；离校后大家各奔前程，“由我不由天”的无畏精

神，奔向前方努力奋斗打开自己的一个春天。 

我喜欢这个讲题，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。南大生就是不靠天不靠命

拼死无悔的一群。 

(六)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友谊万岁音乐响起时，有些校友带着

沉重的眼神，只说不知 “几时” 能够 “再见” ？一个不肯定的未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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砂拉越不落后也不原始 

全球南大校友集会圆满成功地落幕。人数历届最多应该归功于古

晋校友会全员长期努力号召的成果，无论如何，难忘的“南大情”

是使大家热烈参加盛会的动力。 

也许有些远方的同学因为好奇就趁着这个集会来砂探访处于世界

中心边缘，落后，荒山野林的婆罗洲岛。历史上，处在婆罗洲岛

内的砂拉越与沙巴，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有些陌生感。回想四年

大学期间，不时都有一些同学好奇地问起这个树上住人的故事。 

查阅 AI 后，才知晓，历史上真的有人相信树上住人的传说。 

据说，英殖民地时期，“白人拉者”，在抵达婆罗洲时就有人告诉

他说当地有“住在树上与猴子好不了多少的人”，这样的说法，就

为往后住在树上的刻板印象埋下了种子。旅游业为了吸引游客，

宣传资料往往聚焦于“原始”的一面，自然加深了外界对砂拉越仍

然有人生活在原始状态的误解。坦白地说，我没有亲眼目睹普南

人生活的实况，在此不敢下定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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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我们现在居住的诗

巫这个地方，确实有间

建在德乐山路旁的“树

屋”。见图 

不过这个画面不能说明

诗巫是个落后的地方。 

卅年前，大星百货公司

号东刘义华在中国采购 

商品回来下榻吉隆坡机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许庆轩“树屋”下留影 

 

场酒店这么说：“今天世界上有的东西，明天诗巫也会有”。他说，

诗巫并不落后。在那个电子还未发达的年代，诗巫有许多港台连

续剧的爱好者，抱着先睹为快而追片的心情，不辞劳苦，花费时

间等候在录影租片店的门口，等待着第一时间内出炉的翻版新片。

香港，台湾当天播放的新片，几分钟后诗巫也会有了。所以，我

们的校友同学们，砂拉越，不落后，也不原始，改次再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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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大情” 依依不舍为什么？ 

无可置疑，大多数同学是为那放不下的“南大情”远道而来。我的

脑子里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南大生到现在还忘不了这段

“南大情”？ 

翻开历史，陈六使先生在奠基的仪式上这么说：“我们是在一块

荒土上建立大学的。” 四年同窗困在一块深山野林里，同甘共苦，

患难见真情地建立起这段难忘的情谊并不稀奇。 

回想起来当时的云南园，的确是远离喧哗吵闹的市区，离开市区

十五英里。要下坡底，需要坐上充满汽油味的德士才能成行，交

通极为不便。五一三事件，听说新山暴民要往校区移动，彻夜难

眠。催泪弹射进宿舍时，束手无策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生死

关头，只有互相帮助，互相鼓励，用毛巾浸水盖住鼻腔，勉强逃

过鬼门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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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大情”，人情、友情、战友情、初恋情，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

都有。不是同班也会是同桌，上图书馆霸位温习功课，课外活动

比如球类、远游、歌舞演出、政治活动，都会认识不同班级，不

同系别的同学，甚至出国渡金升学也能把未曾认识的南大生连成

一线。在他国的土地上建立南大精神的新篇章，播下“南大情”的

种子。七十年代新西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这些情义怎么能够

忘得了呢？ 

在这次晚宴上遇见了阔别将近六十年在澳大哥结识的南大校友杨

天盛同学，我们合影留念。 

 

 

 

 

王光来，许庆轩，杨天盛           合影留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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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潮、示威，不一定是个坏事 

在李福安校友“难忘云南园”书中有 1967 年学潮的一张照片提醒我

们学潮不一定是个坏事。过程可成为处理高层矛盾的正面教材。 

在这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“南园”里的风云岁月。学潮也会为

不同政治理念的同学，训练成有用的“为国为民”实干的政治工作

者。 

1967 年 10 月廿九日那一天，是李光耀总理主持南大新图书馆开

幕典礼仪式的好日子。 一支三百位校友组成的队伍从宿舍出发上

山朝向李总理示威去了。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我也毫无犹豫

地响应号召参加了队伍。队伍经过总理的讲台时打断了他的演讲。

一国之君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受到如此的挑战，肯定不是滋味，

可幸的是，当局应用四两拨千斤手法居然主动大方给游行队伍代

表李万千同学上台发言，李总理还主动充当代表帮助翻译英语，

使外国使节们也听得懂学生们诉求的办法，扭转僵局，并送走了

示威的队伍，从而一切归于平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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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现在把李福安校友

在他那“难忘云南园” 里

的一张照片转载与大

家分享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7.10.29 两李台上争锋相对的照片 

 

凭借照片日期才发现我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就为南大，为华教

反对李光耀先生关闭南大的做法表示不满。 

正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学讲华语读华文的时刻，回想二十二岁左右

的我们做了一件对得起民族教育事业有意义的行动，感到欣慰。

李先生对新加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。若能碰面，我个人愿意向李

先生说声对不起。不过，头可破，血可流，维护民族教育的大义

举措绝对不能改。平心而论，这个非常不平常的场景记忆可以帮

助我们从容面对可能实现的社会，商业各方面难以处理的课题；

暂时的难堪换来问题的解决是值得的。现实中，拥有不同意见，

或站在对立的立场时常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。 稳住，稳中

求全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 



10 
 

再创“云南园” 

有人倡议砂拉越再办新的“云南园”，这个想法值得大家参考。过

去没有机会上大学，现在大专学院林立。若真要实现这个梦想，

校园必须要远离喧闹市，建立在深山野林里，这样学子才能像旧

南大生一样努力向学，维持学术水平，力争上游，建立新一轮的

“南大情”。 

诗巫已经拥有两依甲的地做为建校的开始。创校的建议已经获及

世界级企业家华商机构会长的支持。过去华校生上大学难如登天，

办华校是逆水行舟，困难重重；现在砂拉越总理宣布全民学中文

讲华语，办华校可以说是顺水推舟。以语言学院开始，让各民族

子弟参与，学习讲华语，与人类命运共全体的设想接轨，再创

“云南园”不是不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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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是来自祖籍中国南海的另一端，与我们只是一水之隔。在砂

拉越寻找一片 100 依甲深山野林里的地段做为学院基地，并不是

一个问题。同学们，开始吧！让新的一个 “云南园” 在祖籍国南海

的另一边，东南亚的代名词， “南洋” 的土地上重现。 

 

 

 

 

 


